
犨城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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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令刚入秋，我们在蓬勃的秋阳里驱车
去了白草坪。

白草坪，是个不大的村落，名字里带着
浅浅的诗意，偏隅在鲁山西部山区。这地方
超脱恬静，虽然没有奇丽景观，却有着感召
和牵动我们的诱惑。

白草坪的山不算俊俏，却犹如丰腴健美
的人体曲线，错落有致，伸展得筋道，蜿蜒得
迷人。满山葱郁的林木，孕育了身披奇服异
装的山鸟，间或有清脆的鸟鸣，静卧的群山
俨然是灵秀律动的天堂。空气里盈转着充
裕的氧，弥漫着洗涤肺腑的感动，身心便绽
放在初秋的童话里。

白草坪的水从沟壑里流出，纵横交错，
汇织成一条条小溪，淙淙流淌，柔美而执
着。偶遇山石阻挡，溪水不急不躁，抑或不
屑，汪一池清潭，蓄势待发，横卧的山石只好
从身旁让开一条路，溪水从容有序地奋然前
行，分明还唱着欢快的歌谣。那叮咚轻吟的
歌谣，虽远不及粗狂奔腾的轰鸣，却有腔有
韵，优雅悦耳，这便是高山流水、细涓浅唱的
绝美乐章。水质细腻光滑，澄澈透亮。择一
处溪水，蹲坐于一块圆润的山石上，凝望身
旁碧绿清潭，仿佛窥见一方水土的神秘。倒
映的山影，浑厚迤逦，似睡似醒，恍若把人世
的沧桑与希冀容纳于胸。撩一波水帘，扬起
一串珍珠般的弧线，不由得让人去遐想白草

坪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白草坪的人似山如水，厚道朴实，聪灵

靓丽。据传，村里的祖先在山上开垦农事，
掘出一个百宝瓶，价值不菲，于是，有人把村
名定为百宝瓶。先人内敛，不恃张扬，把百
宝瓶悄悄藏匿，为免招祸灾，改村名为白草
坪。传说无从考证，世代村民勤恳务实、低
调做人的风尚与气节却传承至今。

我们在白草坪的山水之间，捡拾起一块
蹉跎岁月的残片，去精心研读上面镌刻的破
碎记忆，仿佛追寻到了历史衔接的一仄灿亮
光芒。

白草坪有过造纸的历史，曾经享誉中
原，名噪京津。

白草坪的造纸技艺，可追溯到清末光绪
年间。那时穷乡僻壤的白草坪，漫山遍野疯
长着一蓬蓬的构树。出外经商的白草坪人，
偶然发现构树皮可以造纸，便把商机带到了
故土。最早是几家大户人家，带回几个造纸
匠人，在家乡投资建厂，造出了质地上乘的
净瓤纸。

净瓤纸的主要原料是构树皮，白草坪最
不缺的就是构树。初冬，村民们把构木梢子
采集起来，家家户户堆高如山，等待收购。

制造净瓤纸全用手工，有七十二道工序
之说。先挖一个深七八尺的土坑，叫陷坑，
也叫“构皮池”，用来剥离皮子。坑边垒有石

墙，然后构木梢子捆成捆，垛在坑中，在石墙
外用大量的木柴把石墙烤热烧红，尔后向
火墙上大量浇水，使火墙上迸发出的强大
水蒸气扑向构梢垛，把构梢蒸熟，使皮子和
木质分离，剥下皮子即为蒸皮。把蒸皮用
石灰浸泡后放大锅上再蒸一遍，就成了白
色的构瓤。把构瓤再用碱水浸泡后蒸三
遍就成了净瓤。然后在石板上用木槌将
构瓤砸成饼，切碎捣成糨糊状，放到陷坑的
水中用力搅动，使之与水融为一体，成为纸
浆，用竹帘子一张张捞起，挤去水，制成纸
拍，再一张一张揭起贴晒在石灰墙上，晒干
后即成了净瓤纸。一个陷坑称为一具陷，四
人作业，一天一具陷可生产净瓤纸两捆（二
十刀）。

白草坪的净瓤纸色泽纯净洁白，柔韧性
极强。曾有“净瓤纸能张在炭火上炒玉米
花”“绿豆粗细的纸捻能提起一桶水”等赞
誉。净瓤纸因不怕潮湿，不怕虫蛀，长久保
存不腐烂，不变色，适宜于买卖田产做契约
和店铺商人做账簿，书写舒适。尤其扎糊灯
笼，用净瓤纸染上五颜六色，做成各种纸花，
扎成灯笼，明亮透光，鲜艳夺目。

白草坪的净瓤纸闻名遐迩，畅销汝州、
洛阳，远销京、津、西安等地。

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白草坪的造纸业
兴旺发达，仅白草坪附近村庄，就已发展到

五十多具陷坑，每天可生产净瓤纸一百多
捆，价值小麦六千余斤。不仅给苦难深重的
山区百姓带来生活保障，也使当地的文化教
育事业迎来了蓬勃生机。

时光飞速流转，现代科技转眼取代了旧
时的手工制造业。虽然白草坪的净瓤纸早
已不复存在，但造纸的陷坑遗址仍然见证着
曾经的辉煌。

华夏民族的历史文明，归功于造纸术的
出现。纸是文字的载体，文字是历史兴衰的
见证。在这个山区小村，由纸联想到文化，
原本是有延续根源的。

白草坪及周边学校，活跃着一群文学队
伍，他们大多是教师，虽然人已中年，却执着
于文学创作，多有建树。在与他们的交流和
切磋中，感触到了他们的真诚与激情，谦逊
与博学。

我们沉浸在浓厚的文化氛围里，呼吸着
墨香的气息，感慨传承的分量。文化可以
凝造血脉和灵魂，文学可以开阔视野和情
怀，难怪这里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或许，
正是这些山区的文化守望者，传道授业，撒
播种子，才点亮了通往山外的坦途。一拨又
一拨的人才从故土走出，以诚实和智慧去采
撷天空的一抹彩虹，才丰满了山区的自豪与
厚德。

秋天，收获的季节。致敬，白草坪。

作为政区消失了的犨城，并没有
退出世人的记忆，仍不时有余音袅袅
的回响。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在北魏宣
武帝永平年间（508-512）任鲁阳郡太
守，对滍水水系作过实地考察，对古犨
城和流经犨城的滍水支流犨水尤为关
注。《水经注·滍水》载：“滍水又东迳犨
县故城北。《左传·昭公元年》载：‘冬，楚
公子围使伯州犁城犨是也，出于鱼齿山
下。’滍水又东，犨水注之，俗语谓之秋
水，非也。水有二源，东源出其县西南
践牧场山东崖下，水方五十许步，不测
其深，东北流迳犨县南，又东北屈迳其
县东，而北合西源水。乱流北注于滍。
汉高祖入关，破南阳太守吕齮于犨东，
即于是地，滍水之阴也。”

《魏书·地形志》记载犨地周边的政
区情况：“广州，治鲁阳，领郡七：南阳郡
领县二南阳、埉城，顺阳郡领县二龙阳、
龙山，定陵郡领县三北舞阳、云阳、西舞
阳，鲁阳郡领县二山北、河山，汝南郡领
县二汝南、符垒，汉广郡领县二昆阳、高
阳，襄城郡领县二繁昌、襄城。”却无“犨
城”。而“荆州，治穰城，领郡八：南阳郡
领县十，有舞阴；襄城郡领县九，有方
城、舞阴、翼阳”。顾祖禹说：后魏将犨
县“改为翼阳县，属襄城郡”。隋易周
祚，取梁并陈，天下为一。《隋书·地理
志》载：“襄城郡，统县八：承休、梁、郏
城、阳翟、汝源、汝南、鲁、犨城。”犨城县
作为襄城郡的属县又出现了，可惜这个
犨城县与秦汉、魏晋的南阳郡属县犨县
不是一回事。这个犨城县乃“旧曰雉

（滍）阳。开皇十八年改曰湛水，大业初
改名焉。后魏置南阳县、河山县，大业
初并废入焉。有应山”。

可见隋朝襄城郡犨城县是由滍阳
县而来，开皇十八年（598）改雉（滍）阳
为湛水县，大业初更名犨城县，并将后
魏在其东侧不远所置南阳县、河山县
撤销并入犨城县。隋犨城县的县治也
不在滍水南的古犨城，而在滍水北岸
的应都故城即滍阳城，且这个犨城县
随着隋朝的灭亡很快就消失了，唐高
祖武德四年（621）在应都故城重置滍阳
县。贞观元年（627）又撤销滍阳县，并
入鲁山县。

自大唐盛世以后宋元明清历代，
犨、犨故城、犨城故城，仍时常为文献所
记载，但不是作为政区，而是作为古

迹。唐《通典》曰：“鲁山，汉鲁阳县。有
汉犨县故城，在今县东南。”《括地志》
曰：“汝州鲁山县：犨城在汝州鲁山县东
南。”宋《太平寰宇记》称：“汝州鲁山县
犨故城，汉县也，在今县东南，存焉。”

《明史稿·地理志》曰：“汝州鲁山县东南
有废犨城县。”《清一统志》：“犨城故城
在汝州鲁山县东南五十里。”犨虽不再
是县级政区了，犨城也不再是一县之治
了，但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仍为人们所瞩
目。

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诏
令指挥葛川：“伊王于明年出阁河南，你
可先于（滍、汝流域）五百里地内屯垦，
多种小麦，以便家口就食。”于是葛川奉
命率领所部移师汝州、襄城、鲁山、郏
县、叶县等处，“设置百户二十，典仪所
六，屯垦营盘七十二”，垦种无主荒田，
以其收获物解决本部将士的衣食所需，
又供给在洛阳的伊王府。

犨城故地军屯营盘比较集中，有张
官营、季官营、梁官营、洪营、陈营、吴
营、大吴营、小吴营、聂营、小聂营、小
营、肖营，还有西邻磙子营乡的磙子营，
东邻叶县任店镇辖区内的郭营、王营、
高营、宋营、灰河营、柳疙瘩营、汪营、千
兵营、辉岭营、史营、中旗营、刘旗营、尚
武营、前营、后营、高旗营，及田庄乡的
段营、牛营、黄营等，占了七十二营盘的
一半还多。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张
官营的张姓营官受命带领部署参加戚
继光平倭之役，立下战功，因此张官营
张姓祠堂留下楹联：“征倭记宗功，荣膺
百户家声远。屯田袭父职，延脉三川世
泽长。”横批：“犨河旧家。”

明朝犨城故地的营盘一直属汝州
卫直管。清朝废除卫所制度，犨城故地
的营盘归汝州直管。人们从未忘怀古
老屈原，将其置入七星庙中祭拜。民国
时期，撤销汝州建制，改原汝州的附郭
县为临汝县，犨城故地的营盘仍归临汝
县管辖，先后为临汝县第七区、第十
区。这种状况直到1934年以后才改变。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犨由族而
国历时两千余年，由国而邑五百年，由
邑而县五百年，最后作为历史古迹存留
至今又一千七百多年。它在政治上、军
事上、文化上都辉煌过，更以优越的地
理条件、发达的传统耕植业创造出可观
的财富和最早的屈原庙，为中华民族的
文明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白草坪的净瓤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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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犨城地处滍水之南川原之上，北
滨滍水，又有东西犨水环护，方圆数十
里土地肥沃，水利条件优越。所以，犨
城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而言，不仅交
通地位、军事地位重要，而且经济地位
也相当突出，甚至成为楚国三大产粮基
地 之 一 。《史 记·越 王 勾 践 世 家》载 ：

“犨、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
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
上贡事於郢矣。”可知，楚国郢都、宫
廷、官府及居民所食之粮主靠“犨、庞、
长沙”三大产粮基地供应。用今天的话
说，犨的粮食生产直接关系着楚国的粮
食安全。这里有屈原庙恐怕与此不无
关系。

犨地经济上的重要性，到秦汉时代
仍在持续。秦实行郡县制，置南阳郡，设
犨县。秦末农民起义后，南阳太守吕齮
将其防御项羽、刘邦的阵线设在滍水一
线，明显是不愿丢弃这个可靠的军粮供
应基地。刘邦把西进攻秦的突破点选在
犨东，也是为了抢占这块产粮区，以保证
西进军队有充足的军粮供应。刘邦对犨
这块地方是有感情的，后来他与项羽相
争，重出关中仍走这里，最后打败项羽，
一统天下。

《汉书·地理志》载：南阳郡辖县三十

六，郡治设于宛。三十六县的排序，宛
当然排在首位，这是从政治重要性来说
的。而宛之后，就是犨。这样排不是无
端的。犨县实际上就是南阳郡的经济
首县。无独有偶，颍川郡二十县，郡治
在阳翟，而阳翟之后就是昆阳。昆阳在
犨城东三十里，与犨县同处于滍水之南
的肥沃川原之上。追溯历史，联系到近
年对贾湖遗址的发掘，8000 年前贾湖人
就已种植水稻了，并拿稻米作酿酒的原
料。贾湖遗址在昆阳东三十里滍水下
游南岸，也就是说在犨城东六十里，与
犨城、昆阳同处于滍水南川原之上。

古代犨城的农业发达，是有其渊源
的。汉元帝在位时期，寿春召信臣任南
阳太守，他“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
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
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召
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
防纷争”。犨县作为南阳郡属县中的产
粮重地，自然在召信臣兴修水利所关注
的视野之内。东汉、魏晋，犨县沿置不
辍。东汉张衡撰《南都赋》有“滍皋香粳”
之言。“滍皋”者，滍水沿岸之谓也。犨县
不仅在其中，而且占着很大的份额。

《晋书·杜预传》载：太康三年（282）
杜预在镇南将军任上，“又修召信臣遗

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
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
之，号曰‘杜父’”。这里明确记载了杜预
修复召信臣滍水灌溉系统，获得“公私同
利，众庶赖之”的效益。

地灵人杰，这里还出了一位品格堪
与屈原媲美的大学者延笃。

滍水灌溉系统犨县居其首。可想而
知，犨县的粮食生产是为晋朝用兵江南、
平定孙吴及十年“太康盛世”发挥过支撑
作用的。但随着“八王之乱”的内耗和永
嘉祸乱的发生，西晋灭亡，东晋偏安江
南，北方沦入十六国纷争。继而江南宋
齐梁陈，北方北魏北齐北周，更迭频繁，
政区建制频频变换。顾祖禹《读史方舆
纪要》称：是时“南北相高，互增州郡，继
以五方淆乱，建置滋多。齐主洋尝言：魏
末州郡，类多浮伪。百室之邑，遽立州
名；三户之村，虚张郡目。循名责实，事
归焉有。而隋初杨尚希亦曰：当今郡县，
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
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十羊九
牧。盖自正始之际，迄于东西魏之余，州
郡纷错，为已甚矣”。可犨县作为县级政
区，犨城作为犨县治所，却从舆图上消失
了。可想而知，战乱对犨县这片昔日的
富庶之区破坏的严重程度。

●潘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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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张官营镇有古犨城。《后汉
书》记载犨（chōu，牛喘息的声音）城有
一座屈原庙。该庙是见于正史的第一座
屈原庙。

古犨城西北角的仰韶文化遗址告诉
我们，这里早在 6000 年前就有一处先民
聚落。“犨”在初始应该是一个氏族或部
落的名字。这个氏族或部落崇尚白牛，
以白牛为图腾。进入文明社会后，这个
氏族或部落就成为一个方国，其地望在
滍水中游之南。滍水的“滍”是由蚩尤的

“蚩”加“水”而来。蚩尤族群是以牛为图
腾的，犨氏族或部落或与蚩尤族群有血
缘关系，甚至有专家认为“犨”字就来自
蚩尤的切音合读。

古姓中有犨姓，《风俗通》中说：“犨
姓源于郤犨，郤犨的后人以犨为姓。”郤
犨是春秋中期晋国卿大夫，这个说法实
在太勉强。犨姓应该来自于犨族之国，
是以古国为姓。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昔黄
帝方制九州，列为万国。”“禹会诸侯于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受命，其存
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
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犨国在五帝
时代和夏朝为万国之一，不会有什么问
题。商朝和西周时期是否还存在，目前
虽尚未有确凿的证据，比如说是否在甲
古文中找到“犨”字，或考古发掘出带

“犨”字的器物等，但我认为它是存在
的，甚至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初的千二百
国中还有它，只是春秋初年郑庄公小
霸，在攻灭应国时一并将犨国灭掉了，
成为郑国的犨邑，因此，此地有犨国国

君陵墓，也叫“犨
陵”。这就是王先谦
在集解《汉书·地理志》
中所言“春秋郑犨陵”和杨
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所言

“犨本郑邑”的来历。
楚文王十二年（前678），楚文王率师

出南阳盆地东北伏牛山余脉与桐柏山余
脉间隘口，越过滍水，抵达汝水，占领了原
本属于郑国的滍水南北地区，史称“封畛
于汝”。回师后为了纵深防御的方便，在
隘口中心筑方一里小城（在今叶县保安
镇东古城村），并从小城向两侧山体筑长
城，控制隘口。这段长城自方一里小城
筑起，且以小城为门户，因之这段最早的
楚长城就叫“方城”。新占领的滍水南北
区域叫“方城之外”，犨与叶、应一样，成为
楚“方城之外”的邑聚。

一百年后的楚共王十六年（前 575）
春，因内政外交的需要，“楚子（共王）自
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
郑叛晋，子驷从楚子盟于武城”。所谓

“汝阴之田”就是“方城之外”汝水南岸
的田地，指今宝丰北部、郏县南部一带
汝水以南川原。这些田地原本就是郑
国的，现在将之作为筹码还给郑国，以
换取郑国叛晋从楚。

在这种局面下，楚国为了加强防御，
在方城隘口长城北数十里滍水之南，以
犨为门户又筑了一道长城。这道长城西
南与隘口长城西延后的鲁阳关（在今鲁
山县熊背乡交口一带）相接，向东南越瀙
水（今泌阳至遂平间沙河），与隘口长城
东延部分相接。这道长城，盛弘之《荆州

记》中有记载，为郦道元《水经注·潕水》
所引：“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犨
县，东至瀙水，达比（泌）阳界，南北聊聊
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这条
楚方城的外长城，习惯上也叫“方城”。

又过了三十四年，楚郏敖四年（前
541），令尹公子围为发动政变而清除异
己势力，“使公子黑肱、太宰伯州犁城犨、
栎、郏，郑人惧。子产曰：‘不害。令尹将
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祸不及郑，何患
焉？’”不久，公子围果杀郏敖和伯州犁，
自己登上王位，史称“楚灵王”。公子黑
肱、太宰伯州犁城犨，并非始筑，而是扩
筑加固。犨之城，应该说早在犨国时就
有了，被郑国占领称犨邑时仍存在，楚
以犨为门户修筑外长城时肯定就修复
过。经公子黑肱、太宰伯州犁扩筑加固
了的犨城，传留给后世，至今遗迹尚可
辨识。

经村民实测，古犨城为内外两重，略
呈东西长方形。外城东西约长 1700 米，
南北宽约 700 米，面积约 120 万平方米。
内城大致是后来犨城寨的范围，位于外
城内略靠西，也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约
500 米，南北宽约 300 米，面积约 15 万平
方米。内城西北角夯筑高台地仍存，当
为原犨国宫室所在，所以民间有“紫禁
城”之说。


